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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鸿达专栏 白山黑水

如今的乡下牲畜很少见了，原因是农民
种地都不用牛和马了。马和牛被农民养起
来，多数是用来卖掉吃肉的。地里看不到
马和牛的身影，打谷场上看不到拉石磙子
的驴，总叫人觉得村子少了一些生气。马
嘶，牛哞，驴叫……才是乡村该有的一幅生
动图景。

下乡的头一天，在村子里见到三头驴，
让我很稀奇。一头黑身白肚的母驴拴在一户
农家院外的驴槽上，身边还贴站着一只驴
崽，另一头黑身白嘴巴的驴则卧在地上。见
我们走过来，卧在地上的那头驴突然站了
起来，眨着温顺的长眼睛，竖起长长的耳
朵一动不动。陪同我的乡里干部老王摸了
摸它的耳朵，我也摸了摸它的耳朵。我们
走时它默默跟在我们身后走来，老王撵它，
它停了下来，我们走时它又跟了上来。老王
又撵。我想它是不是在村子里很少见到人的
缘故呢，老王说村子里大部分年轻人都进城
打工去了。

深入生活到乡里几日来，我常常一个人
到村子里面走走，看看。那村子总是静悄
悄的，八月的农家田里稻子已泛黄了，一
人高的苞米秆上，苞米已垂穗了。不必担
心有谁家的狗突然蹿出来，因为养狗的人
家都把狗老老实实拴在院子里了。那狗也
不是通常农家的笨狗，很少有叫的。鸡
呢，也很少看到串街散放的鸡。走过几条
这样寂静的村巷，远远地一只不知谁家的
鸡从障子边草丛里探头探脑走到街面上，
那是一只白公鸡，头有些秃。它刚刚迈腿
走到当街上，一只黑影从它头上掠过，它
竟吓得缩头又退回到障子边的草丛里。我
定睛看时，那飞过的黑影不过是一只低飞
的燕子。我小时候见过的公鸡都敢跟老鹞
子对峙，真是物种退化了。

在一家农户的院外，我见到一个干活的
老农民，他正挥锹往障子边堆积马粪，我
问他家是不是养马的，他说不是，是前院
老保子家的。顺着他的手指，我看到那户
农户院子果然拴着好几十匹马。这个季节
正是水草丰茂的季节，应该牵到村外草甸
子去放牧才是呵。我这一问，这个老农民
就叹出一口气来，说村外的草甸子让村上
给拍卖了，让人拦起来不允许村里人的马
再到那里放牧，这家养马户只好把几十匹
马圈在院子里养。因草料不足，院子里几
匹本该膘肥体壮的马都瘦了。院子里的马
粪积多了没地方存，就送给了后院的自
己，堆在这里明年种地用。这些圈在院子
里的马瞅着真是让人可怜。

无独有偶，有一天我去一个靠嫩江边名叫
自主村的村子里，看到了一群散放的“野马”。

那天下午，村里一个爱好写诗的青年农
民陪我去看江弯的湿地，那湿地在不远的村
外，有个挺响的名字叫中华白银湿地。站在
高高的湿地岸上，我看到了一片辽阔的湿地
风景，那一道弯一道弯的水域，被一道一道
浅浅露出水面的水草隔着连着，一直延伸到
嫩江江面那边去。水面上浮着一些水鸟，还
有两只长腿白鹭从水面腾起向夕阳映红的空
中飞去……这种美是诗意的，那个年轻农民
要作诗，这时我的视线里就出现了散布在水
域里那些变成黑点的马，它们在一弯一弯水
域浅草滩上低头吃草，却又被那一弯一弯阔
阔的水域隔离着。我问他，这些马是什么时
候走进去的？他说，春天水瘦的时候走进去
的。我惊讶，那什么时候走出来？上冻的时
候走出来。他说。我说马群在这里散放要是
得病了怎么办？主人也不管它们了？他说，
散放在这里的马吃天然的水草很少有得病
的。我不再为这些马担心了，这是天然环境
造就的一群“野马”，和村子见过的那些被圈
起来缺少草料吃的农户家马比起来，这些马
显然是幸福的。我甚至希望它们永远也不要
走出来才好。

夕阳西下，那片水域，那片水草和那些
水鸟、那些马渐渐都浑然一体了。

村子里的牲畜
1982年随大溜报考研究生并被录取，我和同

班同学李海金就成为孙盘寿先生的开门弟子（也是
关门弟子）。李报考还是我动员过来的，事后方知城
市方向原定只有一个名额，所幸最后录取3人。北
大来的同学回所（中科院地理资源研究所）后转入
另一导师门下。或虑孙先生年纪大身体又不好，我
也曾被动员搞工业或城市工业，而我执意城市方
向，认为城市——城市规划——城镇体系——区
域城市化在知识结构、理论逻辑上是一脉相承的。

孙先生低调谦和，与人为善，即便是自己的学
生，也总是带着充分尊重与之商讨，从无严厉口
吻。孙先生给了我足够的自主空间，给了我更多
发挥特长的鼓励，尤其在论文选题、构建框架、指
标遴选以及验证视角等方面，鼓励更甚。这也促
使我形成了贯穿于几十年工作和学术生涯中的
主线——融入合作中的主见与独立性。我的硕士
论文的主体部分，随后入选首届全国城市地理学
术研讨会大会并做交流，且在《地理学报》上发表。

我从研究生院回所后，孙先生因间断性低烧

影响（随后又查出淋巴癌），我和师弟也就遗憾地
失去了跟随孙先生出差考察的机会。患病期间，
孙先生仍牵挂我们的论文进展。而我和师弟则尽
量做好自己的事，不希望因论文写作中的问题影
响先生安心治病。1985年4月，正值我的论文需
定稿时，孙先生病情加重入院治疗。在这种情况
下，先生仍让我将论文手写初稿带到医院，为我
审定把关，并坚持履行完导师生命过程中的最后
职责。此后孙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那份先生亲
手修订的手稿至今还保存着。

师母姚钟英和大儿媳也都是地理所职工，都
住在中科院917生活区。孙先生走后，我与师母一
家始终保持密切联系，他们待我如同家人。直到
1990年代后期，只要我不回安徽老家，师母总在节
前给我来电话，让我大年初一中午去她那里吃个
饭。她两个儿子全家六口也过来拜年团圆。巧的
是，师母搬到健翔桥科学院苇子坑小区时，我岳父
他们也住在同一小区，他们自然也都熟悉了。我上
午去岳父母家拜年，中午去师母家吃饭，两得其

便，也是一段非常美好和难忘的时光。
师母是一个非常有韧劲的人，有家庭凝聚力

的人。记得好像是1990年代中期，大儿子因公致
残渐失自理能力，师母以年逾七旬之躯，协助大
儿媳照料十余年，陪伴十余年，其间痛楚非常人
可同感受。师母自立性很强，坚守力所能及不给
后辈添麻烦的信念，90岁之前没请过阿姨，90岁
之后，来了个阿姨，也只是做一顿饭，外加陪伴下
楼，去小区绿地散散步。

师母于2018年春节期间辞世，享年96岁。
2018年春节，因父母年事亦高，岳母又在加拿大，
我照例回安徽老家过年，行前未给师母电话，想着
节后去看看她。初七去单位方才知晓师母初三走
了。于是赶紧给大儿媳电话，才知师母是头年腊月二
十八感觉胃不舒服，来306医院检查，发现是癌症晚
期，留置观察，谁想二十九日晚病情加重昏迷了。也
从大儿媳那儿获知，三天后准备将师母骨灰与孙先
生合冢下葬，下葬那天我带着我的两个留在所里
工作的学生去现场送别，表达一份永久的怀念。

与导师的一家情缘
陈 田

王安忆长期关注小说的虚构与非虚构问题，
在复旦大学创意写作课程上，非虚构书单有着长
长一列荐读书目。初读《五湖四海》，总是令人想
起她对于虚构与非虚构所作的辨析与论断。

非虚构在某种程度上，是小说介入现实的
重要手段。其一在于凭借非虚构的“文化性”信
息来增强小说叙述世界的现实感。这类“文化
性”信息是有据可查的，本身便是知识的一部
分，具有无可争议的非虚构属性。王安忆惯将文
化信息嵌于文段的开头，如在《五湖四海》中，开
篇就“猫”字衍生出的描述：“这个‘猫’可能从

‘泖’的字音来，溯源看，是个古雅的字，但乡俗
中，却带有贬义。”类似的笔触恰恰通过文化信
息削弱了小说的虚构感受，这在王安忆的作品
中是有意为之的，正如她所谈到的叙事小说发
生的变化：纪实性风格进入小说、非虚构倾向进
入虚构领域。作家在这种层面上，把非虚构作为
一种手段，进一步削弱了传统叙述的说书感。

其二则在于严格按照史实精神来把握改革
开放的历史脉络。王安忆对于笔下历史的了解
是精确而深刻的，她安排笔下的人物在质实的、

非虚构的世界中进行完满的、虚构的行动，从而
通过人物的发展命运来展现一段波澜壮阔的改
革变迁史。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符合王安忆在

“虚构与非虚构”中所谈及的小说逻辑：虚构的
重点在于人物的行动如何超脱庸碌日常，带给
读者艺术感。

而主人公张建设的行动，无疑是激荡读者
内心的。

小说的前半部分讲述了张建设发家致富的
过程。作者对于张建设的发家转折点是深度考
究的，并将这种发家置于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
突出显现了作者对于这一时期积极肯定的态
度。这种转变来自叙事真实感的需要，而非出于
对情节快感的考虑。

在小说虚构的另一层面，王安忆极其看重
形式的作用。她认为形式能够赋予作品完整的
自然形态，同样也有助于摆脱日常的普遍性。或
许是从这一点考虑，《五湖四海》在其后半部分
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作者一改叙述腔调，将视角
由男性转向女性，笔触也从波澜壮阔的发展历
史转向对女性内心世界的探索。这种转向稍显

突兀，但并不难以接受。恰恰是在书写女性内心
情感的部分，读者最容易找到独属于王安忆的
文学气质。王安忆在描写修国妹的内心涌动时，
文字波澜不惊，在最容易创造戏剧性的“女性猜
忌时刻”，王安忆却留下了描述的空白，以不说
的方式为读者创造了更多“说”的可能性。后半
段关于女性内心世界的文字细腻而悠长，与前
半部分激动人心的发展变革做出了克制却又鲜
明的对比。

总体而言，小说的前半部分着眼于人物的
行动表现，后半部分则展现了人物心理层面的
动态变化。王安忆恰是通过外部、内部两个维度
来把握她笔下的题材的。这种形式上的相互配
合，能够更为全面地展现人物于时代潮流下的
生存状态。

王安忆曾这样说：“虚构就是在一个漫长
的、无秩序的时间里，要攫取一段，这一段正好
是完整的。”或许正是出于这样的创作观念，在
故事的结尾，男主人公张建设死于一场意外，叙
述就此戛然而止。所留待读者的，是更多掩卷叹
息的回味空间。

《五湖四海》：非虚构与虚构之间
陈锦丞

书心书影

母亲大字不识，受尽了没有
文化的苦，正因为如此，无论我
们家多么贫困，母亲都要咬着牙
供我们兄妹三人上学。

上中学时，学校离家6里多
地，因为买不起自行车，只好步
行。那时，每当我还在睡梦中，就
会朦朦胧胧地听到母亲的咳嗽和
给我做饭的声音。到了夕阳西下，
母亲都会焦急地在山那边等待着
我放学回家，山路悠远绵长，那边
是母亲，这边是我，中间充满着牵
挂的视线。有了母亲的爱，我学习
很勤奋。高三那年冬天，天气异常
地冷，倾盆大雨随着狂风泼向大
地的每个角落，已是中午了，我的
肚子也咕咕叫个不停，我从口袋
里掏出仅有的皱皱巴巴的一元

钱，想买包方便面吃，可是脑里忽然
闪出母亲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劳作
的身影，于是又把钱放进口袋里。正
扣着衣扣，突然，宿舍门外传来了熟
悉而亲切的声音：“伢子，饿了吧？”当
看到母亲时，我一下惊呆了，只风母
亲佝偻着站在门外，裤腿像在水里
浸泡过似的，正滴答滴答往下淋
水。母亲一边收起雨伞，一边微笑
着对我说：“今天雨下得特别大，
天冷得吓人了，我看你忘了带雨
伞，我给你带来了衣服和雨伞，还
有，你看看这个，是你最爱吃的蛋
炒饭。”我没多想，接过碗就狼吞
虎咽地吃起来。母亲站在一边，露
出了甜甜的笑容，还不时轻声地
说：“慢点吃，别噎着。”等我吃完
了，还没来得及问母亲吃了没有，

母亲就利索地收拾好碗筷，对我
笑了笑，转身走进大雨中。抱着
那件还带着体温的衣服，望着母
亲远去的背景，望着那因辛劳而
过早弯曲的腰身，我的视线湿润
在那个雨季的冬天。

然而，老天好像故意捉弄我，
那个黑色的七月，我没有考上如意
的学校，悲伤失望让我吃不下，睡
不香，甚至走路都跌跌撞撞了。看
到我难受的样子，母亲走到我身
旁，说：“孩子，要不复读一年，妈
相信你！”在母亲一遍一遍唠叨
下，再看看一贫如洗的家境，我于
心不忍再复读。我给自己鼓劲：就
这样吧，以后还可以考研究生，那
时再考一个满意的学校。

我考上的大学在黑龙江，距家

千里。上学那天，母亲一直把我送
到车站，临上车时，母亲一把拉住
我的手，噙着泪水，哽咽道：“伢子，
到学校要照顾好自己。”在我低下
头，擦着那不争气的泪水时，母亲
突然不见了，我心乱如麻，一种失
落与悲痛袭满心头，我着急地在人
群中寻找着母亲，车子快开动了，
乘客你推我搡把我带上了火车。我
在火车上打开车窗，探出身子大声
喊着，母亲拎着一袋水果从远处一
瘸一拐飞奔过来，到了车窗边，母
亲却转过身子，撩起衣襟擦拭着她
的脸颊。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患有严
重风湿的母亲跑出了如此快速的
步伐。当时，母亲是有多么着急，又
忍受着多么大的疼痛呀。当我接过
母亲手中沉甸甸的水果，火车启动
了，母亲挥着手，母亲的眼神里，充
盈着爱怜和期盼，从那一刻起，我
暗暗发誓：“一定要出人头地。”

以后的日子，母亲每周都要
给我来一封信，只报喜，从不报
忧，文字虽简短，但很朴实，那
字里行间，点点滴滴都蕴含着母
亲深深的牵挂。

送 别
何进香

周末，去
小 城 看 了 电
影《 隐 入 尘
烟》。上午 10
点的场次，大
概 二 十 几 个
人。我不知道
这 些 观 众 里
面，有多少是
因为懂得，有
多 少 只 是 盲
目地跟风。但
无论怎样，这
于《 隐 入 尘
烟》，都是最
大的慈悲。

电 影 看
完 ，我 只 想
说：这才是真
的电影，这才
是真的艺术。

故 事 其
实很简单。男
主 马 有 铁 是
村里的光棍，
寄 居 在 三 哥
家。他终日沉
默寡言，就知道干活。唯一的陪伴，是一头
跟他一样终日劳作的驴。女主叫贵英，身
有残疾，也没成家，只能蜷居在哥嫂后院
的窝棚里。两个同样被嫌弃的人，被撮合
在了一起。从彼此陌生到相依为命，他们
种田盖屋、养鸡养猪地奔日子。但就在生
活似乎要见到曙光的时候，女主却意外溺
亡。男主于是卖光了他们一起种出来的粮
食，放走了心爱的毛驴，还上了所有的欠
账，从从容容地追随女主而去。他们就这
样一起，隐入尘烟。

两个半小时的电影，不疾不徐，就是
讲了琐碎的日子。带些悲剧的结局尽管让
人心意难平，但真实的生活里，似乎的确
没有那么多的大团圆。那些所谓的爽文和
爽剧，本来就不是真实的日子。而《隐入尘
烟》最令人动心动容的，就在于它的真实。
细节的真实，还原了生活的真实。影片开
头，马有铁在驴圈里干活，一锨一锨地往
外扬着驴粪。“隐入尘烟”四个字，就在此
刻淡淡地扫出。白色的字体，模糊，又弯
曲，它静静地镶嵌在土垒的驴圈口，像是
某种难以明言的寓意。然后，马有铁在大
嫂恶声恶气地催促中从驴圈里走出，走进
了纷纷扬扬飘着雪花的院子，也走进了观
众的视线中。他神情木然地走进屋子，坐
到饭桌前，手里抓着两个馒头。他在大哥
大嫂的埋怨声中，无言地咀嚼着。

马有铁和贵英都很寡言，更不争辩，
都只是默默地干活。赊麦种，耙地，种小
麦；借鸡蛋，孵小鸡；和泥，脱墼，垒墙，盖
屋。他们把大大的日历牌挂在墙上，记下
那些欠账。他们把纸剪的双喜字，从这间
房挪到那间房，这是他们屋子里唯一的装
饰，每次搬家都会带上。他们将麦子割回
家，将麦子磨成面。他们在地头的河沟里
洗手吃饭，顺手捞起的一条鱼，丰盛了他
们简单的午餐。星斗满天，他们坐在新家
的院子里，端起饭碗，驴在槽上拴着，猪在
圈里养着，已经长大了的鸡群，围在他们
身边，啄食掉落的饭粒。

电影中的这一幕幕，都是细节的真
实，都是安静的画面。安静到很少有对话，
也很少有配乐。它无须任何渲染，就只是
用最朴素的镜头，就只是让人物用自己的
表情和动作，就展现了他们的性格和内
心。在这部电影里，女主海清和男主武仁
林，奉献的是天花板级别的表演。举手投
足，一颦一笑，都是自然地流露，毫无表演
的痕迹。无痕的表演，才是最真的表演。

海清早就是大牌明星，据说她为了找
到自己的角色定位，在农村生活了十个
月，与农民同吃同住，跟着他们砌墙、耕
地，给羊接生，学习当地的方言和说话方
式。所以，她塑造出了一个真实的曹贵英。
剧中人物的衣服，原本就很破旧，但导演
一定要演员天天穿，直到穿出汗渍才能上
镜，就是为了真实。无论什么时候，真正能
打动人心的，还是真实的力量。在这一点
上，《隐入尘烟》做足了功夫。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文学即人
学，电影也一样。谁都不比谁更卑微，谁也
不比谁更高尚。比如马有铁，他从不争辩，
但并非不懂得，他什么都懂，他不屑置辩。
他疼着自己的女人，他奔着自己的日子。
别人闲言碎语地笑话着他，他其实也在心
底笑话着那些笑话他的人。那些笑话他的
人，不过是自我感觉的良好。他们终归，也
是要隐入尘烟。

我心里怀着小小的欢喜，也怀着小小的
祈愿：就让这样的好电影，更多更快地进入
院线，不要让它们，也只是隐入了尘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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